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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三 作教化事業 

丁一 畢竟智藥治 

戊一 總說 

爾時，世尊復告大迦葉：『菩薩常應求利眾生。又正修習一切所有

福德善根，等心施與一切眾生。所得智藥，遍到十方療治眾生，皆令

畢竟。 

我覺得經文上最後的「皆令畢竟」，似有脫字。如印順法師所註：「皆令畢竟」

全愈。希望他們的病都能完全治療好，故宜補為「皆令畢竟全愈」。 

這是說菩薩應不斷地去利益眾生。但在利益眾生之前，就得先修習很多福德

和佛法，才能以此去利益眾生，尤其是治療他們身心上的一切苦痛。 

「等心施與一切眾生」：就算發「等心施與」的願，卻不免有「佛法不度無

緣人」的遺憾。 

菩薩所教的法門，主要有兩種：一是畢竟智藥，一是出世智藥。先用畢竟智

藥，再用出世智藥。 

但我覺得「畢竟智藥」與「出世智藥」的名稱似有問題，宜對調。為「畢竟」

者乃是最後、近圓滿的才稱為畢竟，故當近而切要者，才名為「畢竟智藥」。而

離目標很遠，乃是打基礎爾。故多用方便法，或對治法，而稱為「出世智藥」。 

比如就戒定慧而言，戒定只是基礎，最後要成就的乃是智慧。所以智慧為「畢

竟智藥」，而戒定乃「出世智藥」也。故剛開始為求解脫而打基礎者，都稱為「出

世智藥」。最後到門前，一腳踢進，即稱為「畢竟智藥」。 

戊二 別說 

己一 諸對治行 

云何名為畢竟智藥？ 

應該是最後的，才稱為「畢竟智藥」。在這裡宜稱為「出世智藥」。我們看印

順法師的註解： 

畢竟智藥，分「對治行」與「菩提行」二類。菩提行是近方便，是引發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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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門。對治行是遠方便，在初學時先要調治煩惱，安定自心，才能進一步趨

向出世解脫。 

其實，對治行和菩提行都還是遠方便，到最後用的才是近方便。此就如生病，

或因正虛，或因邪入。事實上這兩者，也是相輔相成的。就因正氣不足，所以

容易受到外邪的侵入。而被外邪侵入後，正氣就更不足了。 

正虛者當補，邪入者當瀉；或先瀉再補，或先補再瀉。比如吃了有毒的食物，

身體的反應不是吐，就是瀉；因得把這些毒素，趕快排出體外，才有辦法做下

一步的療治。如身體太虛，故外邪入侵；則宜先補。否則已無元氣了，哪堪再

瀉呢？身之病如此，心之病亦然。 

對治行者如瀉，如貪瞋癡等要瀉。菩提行者如補，信心要補，知見要補，福

德、智慧不足者，皆要補。事實上這兩者也是相輔相成的，貪瞋癡太重，當就

福德、智慧不足；知見不足者，貪瞋癡才會這麼重。所以兩者，都是打基礎用

的。 

謂不淨觀治於貪婬，以慈心觀治於瞋恚，以因緣觀治於愚痴。 

這五停心觀，相信大家都已非常清楚。 

先說以不淨觀對治貪：關於不淨觀，我說過很多次了，廣義的不淨觀，是要

看到它的壞處。很多現象都是有好有壞，但眾生的習慣，有的偏看好的，有的

偏看壞的。偏看好的就起貪心，偏看壞的就起瞋心。 

如果能深入因緣觀，便能確認：其實都是有好有壞。所以如果起貪者，就應

多往不好處去深究，如自己看不到，就去請教最討厭它的人。以此看得愈廣，

好的看壞的也看，到最後就慢慢抵消了。 

故廣義的不淨觀是多看它的壞處，不只是對人，對任何我所珍愛、放不下者

皆然，只要壞處看得愈多，貪心自然就被克制、降伏了。 

至於慈心觀則剛好相反，是多看它的好處。至於因緣觀對治愚癡者，即從廣

大的視野，來看它真實的面目。印順法師說： 

三、「以因緣觀」來對治「愚癡」病。這裡的愚癡，是不明善惡、業果，不

明流轉生死，不明我我所空等愚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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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天法而言，愚癡乃是不相信因果，不明流轉生死。但如只是相信因果，

而不明無我，還是不能出世解脫的。所以得從因緣果報中，進一步去覺悟「諸

法無我」，才與解脫相應。 

這是以三觀對治貪瞋癡。下面也是以三空觀，而趨近解脫。後來人整理為空、

無願、無相三解脫門。 

以行空觀治諸妄見，以無相觀治諸憶想分別緣念，以無願觀治於

一切出三界願。 

「以行空觀治諸妄見」：其實以「空觀」治諸妄見即可也。何以故？空觀即

是「中觀」，故偏一邊者，皆屬妄見也！ 

「以無相觀治諸憶想分別緣念」：相乃隨緣示現，如夢如幻爾。以此能對過

去、現在、未來者，皆不憶想、不分別取捨。 

故無相並不是沒有相，而是說相本質是隨緣示現的。在印順法師的註解裡，

似乎把對過去的稱為憶想，對現在的稱為分別，對未來的稱為緣念。事實上對

過去現在未來，都可以憶想、也可以分別、緣念，所以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 

所以無相觀不是把相觀成無，而是隨便它怎麼來、怎麼去，都不放在心上也。 

「以無願觀治於一切出三界願」：那出三界時，還有願否？三界亦可說是─

─欲界、身界、識界。故能出三界者，必無願矣！ 

為何要這麼講呢？大乘都說小乘就是急著求解脫、急著出三界，所以是有願

出三界，故要用「無願」去對治。那對治之後，要不要出三界呢？ 

云何是「以無願觀去對治一切想出三界的願」？那沒有出三界願者，就不用

對治了嗎？如凡夫眾生本就無願出三界，是否即與此相應呢？ 

所以無願，問題才大呢！就像很多人教他學佛，他就說「我什麼都不信」。

他真能什麼都不信嗎？不信，就不要吃飯睡覺啦！所以說不信的當下，其實什

麼都信，名也信、利也信，財、色、名、食、睡什麼都信！就是不信佛而已！ 

所以不要對治出三界的願，因為想出三界的願，反而單純得很；而無這樣的

願，其世間的願必將是無量無邊，反而煩惱才多哩！故當說：以無願觀治於一

切「著」三界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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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之後，就不會再有願了。否則，我問你：想成佛、想度眾生，算不算願

呢，算不算「憶想分別緣念」呢？ 

《寶積經》有很多講法是非常弔詭的，為很容易讓我們誤入另個陷阱中。 

此下四觀，名「四非倒」，能對治四顛倒。 

以四非倒治一切倒：以諸有為皆悉無常，治無常中計常顛倒；以

有為苦，治諸苦中計樂顛倒；以無我治無我中計我顛倒；以涅槃寂靜

治不淨中計淨顛倒。 

前三者不用再解釋，最後的「以涅槃寂靜治不淨中計淨顛倒」：因為著相即

不淨，不著相才稱為淨。其次，不取捨才是淨！取捨者，就不淨了。因為還有

作意、造作、取捨者，就有煩惱也。 

以不作意、不取捨，而稱為寂靜涅槃。所以我倒覺得，這「以涅槃寂靜治不

淨中計淨顛倒」是講得非常中肯。 

故與「寂靜涅槃」不相應者，皆不淨也。於是乎，四弘誓願亦成不淨矣！ 

己二 七菩提行 

以四念處，治諸依倚身、受、心、法：行者觀身，順身相觀，不

墮我見。順受相觀，不墮我見。順心相觀，不墮我見。順法相觀，不

墮我見。是四念處，能厭一切身、受、心、法，開涅槃門。 

四念處大家都聽過，主要是對治身、受、心、法的執著。但云何是「順身相

觀」？是順什麼？ 

凡夫皆只順「無明的習性」而作反應，而非順實際也。很多人的觀，都只是

用自己慣性的思惟方式去逸想，故根本看不到實際狀態。所以現在得「順」身

相觀，此非觀身有何相，而是要冷靜客觀地去看到身相的存在與變化。 

所以我主張「逆相觀」，當逆著我們的習性而觀身心。順者，一般人都認為：

這身體是我的。故再怎麼看身體的變化，還是把它當做我的。 

而逆相觀者，是反觀「身從何來？」乃從四大和合而來也。其本無常、幻化、

不實爾！故觀到最後，才覺悟身體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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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也是一樣，一般眾生都從有我而求樂，求不得所以受苦。逆相觀者，受也

是眾緣所生法，故乃無常、無我。至於心、法者，亦然。 

所以四念處的觀，非得將相看得很仔細，為看得細，還是順向也。否則就不

淨觀而言，任何一個外科醫師倒是經常在做不淨觀，整天割這裡、切那裡，切

割出來的，都是爛東西。但他的身見是否就勘破了，他的貪瞋是否就放下了，

大可未必！ 

所以必從背捨到出離，才是修觀的目的。總之，要從見無常性、無我性、虛

妄性，而與解脫相應，才是真修四念處也。 

「是四念處，能厭一切身、受、心、法」：這厭非情緒反應的討厭，而是看破

者，即放下矣！能看破身、受、心、法的虛妄，即能放下對身、受、心、法的

執著，這才能與解脫相應，而開涅槃門。 

以四正勤，能斷已生諸不善法，及不起未生諸不善法；未生善法

悉能令生，已生善法能令增長。取要言之，能斷一切諸不善法，成就

一切諸善之法。 

這四正勤的講法，乃是蠻傳統的，所以我們不再花時間去解釋。 

以四如意足，治身心重；壞身一相，令得如意自在神通。 

印順法師說：欲、勤、心、觀所成定，名為四如意足，也叫四神足，這是

「得定發通」的根本行門。 

身心為何會重？身重不是體重，而是沉重、不夠輕靈，尤其生病時，更會感

覺這身體是非常沉重的。那心怎麼重呢？第一是煩惱多，業障重。第二思考不

夠伶俐，只要一想就卡住了、就當機了。 

云何治身心的重？「壞身一相」。什麼是「身一相」？我們雖知這個身體是

會變化的，可是變化其實不快。所以很多人就把身體當做固定不變的，或當做

穩定狀態。甚至很多時候，我們還得去維持它的穩定，比如天氣冷了要加衣服，

天氣熱了要脫衣服，靠很多外在的調節以維持身體的穩定。於是調節久了，這

身體便失去彈性。 

沒有彈性會有什麼病態？稍有變化，它就不能適應。過去因為科技不發達，



 86

都得吃苦耐勞，所以身體反而較有彈性。而今科技進步後，都是靠科技產品以

維持身體的常態，所以今天身體淪為無彈性。同樣，父母對孩子亦然，太溺愛

了反而讓他適應不良。 

因此「壞身一相」反倒是要去鍛鍊它的彈性。但鍛鍊方法，乃以禪坐為主。

因坐久氣養足了，脈就會慢慢通，脈通身體就能有更大的彈性。所以有些高僧，

冬夏都穿同樣的衣服。不像有些人，溫度增加兩度，就得脫衣服，減少兩度，

又得加衣服，整天穿脫不已。 

這身體到最後能有多大的彈性，不只是氣脈的問題，更且是觀念的問題。如

把身體當做實有的，則實有就不能變化；認為身是虛幻的，卻反而有更大的彈

性。何以是虛幻的？眾緣所生故。 

因此我過去曾講過三部曲：理通則心通，心通則脈通，脈通則身通。對佛法

空義的深入了解是理通。心都平順而無貪瞋卑慢，是心通。如此再加禪坐，脈

則能漸通。身通者，身體的靈敏度愈來愈高，以至於有神通。天道的眾生，因

身體就是由較輕靈的物質所組成，所以靈敏度很高，天生就有神通。 

簡單講「壞身一相」，即是壞「個體見」也。若認定自己是實在的個體、獨

立的個體。既心與萬物隔絕，如何有神通呢？反之，從了解到諸法是緣起的，

本無界限，故把從小一貫執著的身見、個體見慢慢棄除了，然後進一步以禪坐

而疏通脈障，使我們的感官變得更靈敏，就能得「如意自在神通」。 

但就修行而言，有否神通並不是那麼重要。但如身體健康，且有很大的適應

能力，則相對的負擔、煩惱，就能少很多也！ 

以五根，治無信、懈怠、失念、亂心、無慧眾生。以五力，治諸

煩惱力。 

以七覺分，治諸法中疑悔錯謬。以八正道，治墮邪道一切眾生。 

為這些都是蠻傳統的講法，所以我不再解釋。 

戊三 結說 

迦葉！是為菩薩畢竟智藥，菩薩常應勤修習行。 

這總括就是三十七道品，乃作為打基礎用的。菩薩常應精進修行，並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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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去度眾生。 

丁二 出世智藥治 

戊一 舉喻起說 

又大迦葉！閻浮提內諸醫師中，耆域醫王最為第一。假令三千大

千世界所有眾生，皆如耆域，若有人問心中結使、煩惱、邪見、疑悔

病藥，尚不能答，何況能治！菩薩於中應作是念：我終不以世藥為足，

我當求習出世智藥，亦修一切善根福德。如是菩薩得智藥已，遍到十

方，畢竟療治一切眾生。 

以上三十七道品都屬於出世解脫的修行法門，所以本質上應該是「出世智

藥」。 

「閻浮提內諸醫師中，耆域醫王最為第一」：耆域是當時印度公認的醫王，

就像華佗，中國人認為他醫術最好。 

如「耆域」這醫王，只能醫治眾生身體的病，而沒辦法醫治心理的病；那是

不究竟的，因此他得再研習治療心病的方術。 

同理，菩薩也不以教授三十七道品等出世智藥為滿足，而得再求「一以貫之、

追根究柢」的究竟智藥。以此遍到十方，畢竟療治一切眾生的無明煩惱。 

記得以前有人問：佛法講貪者用不淨觀，瞋者用慈悲觀。如我們既貪又瞋，

當修什麼觀？答云：用緣起觀。因為看偏了，才會或貪、或瞋。都看清楚了，

卻歸平淡爾。 

在原始佛教其實沒有八萬四千法門，乃只有一門──無我。因為所有的貪瞋

慢，都是從有我產生的。所以如能內銷「無我」，就能治很多身心的病。 

「我當求習出世智藥」：菩薩當求習得「一以貫之，究竟解脫」之藥。這就

是無我！是緣起的空見。 

既能瀉又能補，從始至終，究竟解脫。瀉者，把我們的我見、貪瞋慢等，全

瀉光！補者，能夠對諸法的本末終始，看得更詳盡、更徹底。所以小乘的修法

偏重於瀉，把無明、愛欲斷盡了，即能得解脫。菩薩道偏補，福慧雙修，性相

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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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從緣起觀去深入，就能既補又瀉，從始至終、一以貫之。這才是究竟

智藥。 

於出世智藥中，雖也講無常、無我，但不夠透澈。唯有用緣起，諸法是因緣

所生，故必無自性。無自性即是無我義、即是空義、即是妙有義。故當名為「畢

竟智藥」，才合經意。 

戊二 隨義正說 

己一 標法性空以觀心 

何謂菩薩出世智藥？謂知諸法從緣合生；信一切法無我、無人，

亦無眾生、壽命、知見，無作、無受；信解通達無我我所。於是空法

無所得中，不驚不畏，勤加精進而求心相。 

「謂知諸法從緣合生」：以覺悟諸法是從眾緣所生，所以必無我、無人、無

眾生、無壽命。我、人、眾生、壽者，都從個體見生，只是講的重點不一樣而

已。 

無知見，無知者、無見者。無作者、無受者，其實都一樣。因為我們都把知

見者、作受者，當做我。 

「信解通達無我我所。於是空法無所得中，不驚不畏」：以能真理解到諸法

本來就是無我，以無我故亦無我所。信非仰信，而是正信；從正解而確認。達

者，慢慢修正我們的想法及行為，以至和它相應。於是能安住在空性、無能無

所的境界中。既不驚亦不畏，已無能驚能畏者矣！ 

「勤加精進而求心相」：眾生所認為的我，不是身體的我；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身體遲早會老病死的。是以最執著的，其實是心理的我。尤其都認為，內在

有心而能主宰，有心而能計度、取捨。 

就像我們學緣起法這麼久了，還是很難銷除內有能主宰者的感覺，這慣性的

力量非常大。所以得進一步再去參究，這心到底是什麼？它為什麼能夠產生功

能相用？所以如果只是講緣起，而不把心的虛妄看透，乃表示對無我未真正貫

穿。印順法師說： 

有心可得，為眾生妄執最後的堡壘；所以非進求「心相」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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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求心相」：既知諸法從緣合生，云何有心相可求？既從眾緣所生，則心

無自相。非心無相，而是無自相也。 

進一步去求心相者，這求不是了解而已，而是要能體證。但為慣習的力量太

大，還得用修行方法，才有辦法去對治、降服。 

第一、心相不是常住不變的。這比較好理解。第二、心相不能主宰。為何不

能主宰？眾緣中，本無能主宰者。能夠看清楚的話，才能把向來的執著慢慢放

下。 

   己二 觀心無性以顯性 

庚一 觀心無性 

辛一 約勝義觀心無性 

菩薩如是求心：何等是心？若貪欲耶？若瞋恚耶？若愚痴耶？  

你說有心，那心到底是什麼相，是貪相嗎？還是瞋相？不能說是貪相，因為

如果是貪相，就不應該有瞋恚和愚癡。如果是癡相，就不該有貪和瞋。事實上

每個眾生都有貪瞋癡，所以心不是以貪、或以瞋、以癡為自相。 

若過去、未來、現在耶？若心過去，即是盡滅；若心未來，未生

未至；若心現在，則無有住。 

同樣，心相是過去、現在、未來嗎？如果心是過去相，就應該沒有現在相和

未來相。如果心是未來相，就應該沒有過去及現在相。 

其次，如果心相是屬於過去，則過去就已去了，現在即應無心。如果心相是

屬於未來，以未來根本還沒有來，故現在也應無心。如果說心相屬現在呢？以

現在不是固定安住的，而是連續變化、遷滅的；所以要找個明確的心相，根本

是了不可得的。 

是心非內、非外、亦非中間。是心無色、無形與無對、無識、無

知、無住、無處。 

「是心非內、非外、亦非中間」：再問心在什麼地方？心不是在裡面，不是

在外面，也不是在中間。如果在身裡面，應看不到外面。如在外面，就不知道

裡面。這「非內、非外、亦非中間」者，去看《楞嚴經》的七番破處，即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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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 

如果用諸法緣起去意會：內與外本是無界限的，既無界限，就不用再問：它

是在內、在外、還是在中間？ 

「是心無色」：無色即不是色塵，色是眼根所看到的對象。但我們看不到心

吶！所以心不是色塵。不是色，當然也就「無形與無對」。 

「無識、無知」，印順法師的解釋如下： 

  觀心性空而入現證無分別性，瑜伽論說（經）有六句；本經前文出四句，這

裡譯為七句，以顯示心相不可得。七句是一、「是心無色」，非色根識所能得的

色相。二、「無形無對」，無形就是無對，是譯者的衍文。這是說，心不如五塵

等那樣的有形有對。三、「無識」，不是意根識所能明了的。四、「無知」，也不

是雜染有漏識所能知的。五、「無住」，不是心依根住而有所得的。六、「無處」，

也不是心在器世間而有處所的。 

「無識」：即不是第六識所能明了的。 

「無知」：即不是第七識所能了知的。 

「無住」：不是依根而住的。 

「無處」：當然也無有處所。 

如是心者，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不已見、不今見、不當見。 

若心，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不已見、不今見、不當見，則佛云何說法呢？若

全無心者，即無可說也。所以這種講法實已偏差，只是強調這心佛看不到，那

十方諸佛為何要講經說法呢？當然是因為眾生有心，才需要講經說法，如果都

沒有心，則講有什麼用？ 

故雖不是絕有，也不是絕無。且不說佛看不到心，我們常言「心態」者，云

何認知其心態呢？從很多行為模式裡可以確認。甚至長相一看，就覺得他非善

類。所以心相，並非完全看不到。 

既非絕對地有，也非完全沒有，而是無有「自相」可得也。 

若一切佛過去來今而所不見，云何當有？但以顛倒想故，心生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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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種種差別。是心如幻，以憶想分別故，起種種業，受種種身。 

「若一切佛過去來今而所不見，云何當有」：如果連諸佛都看不見，它怎麼

稱為有呢？這雖非實有，也非完全虛幻。如果是完全虛幻的話，我們憑什麼來

聽經聞法、來修行證道呢？所以不能矯枉過正，而誤為絕無也。 

「但以顛倒想故」：若全無心，則憑何能有「顛倒想」呢？譬如有人在胡說

八道，至少為有人才能胡說八道。如果完全無人，從何能胡說八道呢？ 

「心生諸法種種差別」：似唯識所謂「萬法唯識現」或「萬法唯心現」也，

但是各位要注意，這「現」是指「示現」而非「變現」。變現是可以把沒有的變

出來；而示現只是把它顯現出來而已。下面講到「工巧畫師」時，會講得更清

楚。為何我們得這麼講呢？ 

就中觀系統而言，當是「為緣起不同故，有諸法的種種差別」。而心者，乃

能了別這些差別相爾！而不是說我們的心有辦法憑空創造。如果心有辦法憑空

創造，那就比上帝還偉大了！所以我必須強調：那是示現，而非變現。 

如果心能把諸法直接變出來，那你不用吃飯，就叫它直接變飽就好啦！幹嘛

還要吃飯呢？身體冷了，也叫它直接變溫暖而不用添加衣服啊！甚至直接變現

成佛吧，何必聽經聞法、持戒修定參禪呢？所以是示現而非變現。 

為因緣不同而有諸法的差別，而緣又有外緣、內緣，外緣是種種塵相，內緣

則因每個人的觀念、心態都不一樣，所以示現的境界就會有差別。在凡夫的內

緣中，為有「無明我見」，故成雜染生死。而聖者沒有無明我見，非看不見，而

是清淨超然的。 

「是心如幻」：相雖如幻，性乃清淨不動也。但在《寶積經》裡，還談不到

性乃清淨不動也。所以云何是「畢竟智藥」呢！ 

下面有二十四種形容心，故《寶積經》就是把很多資料集在一起。但在二十

四種心裡，未經邏輯性的整理，所以次第很凌亂。我已把整個次第重新整理過。 

  辛二 約世俗呵心妄有 

又大迦葉！心去如風，不可捉故。心如流水，生滅不住故。心如

燈焰，眾緣有故。是心如電，念念滅故。心如虛空，客塵污故。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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獼猴，貪六欲故。心如畫師，能起種種業因緣故。心不一定，隨逐種

種諸煩惱故。心如大王，一切諸法增上主故。心常獨行，無二無伴，

無有二心能一時故。 

心如怨家，能與一切諸苦惱故。心如狂象，蹈諸土舍，能壞一切

諸善根故。 

心如吞釣，苦中生樂想故。是心如夢，於無我中生我想故。心如

蒼蠅，於不淨中起淨想故。 

心如惡賊，能與種種考掠苦故。心如惡鬼，求人便故。心常高下，

貪恚所壞故。心如盜賊，劫一切善根故。 

心常貪色，如蛾投火。心常貪聲，如軍久行，樂勝鼓音。心常貪

香，如豬憙樂不淨中臥。心常貪味，如小女人樂著美食。心常貪觸，

如蠅著油。 

1. 心去如風，不可捉故。2.心如流水，生滅不住故。3.是心如電，念念滅

故。 

這三者都是講無常變化，但變化者，是心中的「相」，而不是心性！凡夫心

中的妄想起起落落，故常形容為「心猿意馬」。但不是心跑來跑去，而是心中的

「相」變來變去。就如鏡子裡的像雖變來變去，但鏡子卻是不動的。 

於《楞嚴經》講的心，乃是遍布法界、不動不搖。故無常變化者是妄心，真

心則不動不搖。 

以上用四大中的水、電、風作比喻，電代表火也。然而相雖幻化，性本不動

也。且這性是共通性，而非自性，再看下面的會比較清楚。 

4.心常貪色，如蛾投火。5.心常貪聲，如軍久行，樂勝鼓音。6.心常貪香，

如豬喜樂不淨中臥。7.心常貪味，如小女人樂著美食。8.心常貪觸，如蠅

著油。 

心貪五欲：色、聲、香、味、觸。心會去執著五塵的境界，像蛾去投火。然

蛾如果投火，就被燒死了，但心不死，且一再地被「色」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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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隊裡常以鼓聲振作士氣。聽習慣了，不聽就無精打采。有些人在近乎沒

有聲音的地方，他會覺得很安平嗎？未必！或覺得無聊，或覺得恐慌！所以就

得趕快把能出聲的機器，全扭開來。音樂也沒在聽，但就是怕太靜了；因為心

就是得常去攀緣境界！ 

印順法師說「小女人」是指一個故事，有個國王的女兒喜歡吃東西等。但我

覺得「小女人」不只是這個意思。為所有女人都是「小女人」，因為在過去男尊

女卑的時代裡，所有女人都是小二，所以稱為「小女人」。 

「小女人樂著美食」，小女人心無大志，只能拿美食以自娛。尤其心情不好

時，更會亂買亂吃，如甜食等能讓心情好一點。 

其次「小女人」，不是正宮，照現代的講法是「小三」。小三因為名不正言不

順，心情鬱悶也常以美食自娛。 

「如蠅著油」蒼蠅如沾到油，因為被黏住了，就飛不出來。眾生也是一樣，

習於攀緣境界，攀緣之後就被黏住，而無法出離也。 

很多人都錯以為人是好逸惡勞的，其實真好逸惡勞的卻不會太多，窮忙瞎忙

者反很多。因為心沒辦法休息，所以常在境界裡穿梭不已。 

9.心如獼猴，貪六欲故。10.心常高下，貪恚所壞故。11.心不一定，隨逐

種種諸煩惱故。12.心如怨家，能與一切諸苦惱故。13.心如狂象，蹈諸

土舍，能壞一切諸善根故。14.心如惡賊，能與種種考掠苦故。15.心如

惡鬼，求人便故。16.心如盜賊，劫一切善根故。 

「心如獼猴，貪六欲故」何以心猿意馬，為貪求六塵境界故。 

「心常高下，貪恚所壞故」：心何以常高低起伏，因為常隨著境界而起貪瞋。

如就氣脈而言，瞋心是高，所以有人一生氣，就臉紅脖子粗，甚至腦溢血。而

貪心下沉，像水往下流。 

「心不一定，隨逐種種諸煩惱故；心如怨家，能與一切諸苦惱故；心如狂象，

蹈諸土舍，能壞一切諸善根故；心如惡賊，能與種種考掠苦故。」各位有沒有

注意到，這講的都是壞的。心似只能沉淪，而不能上進。但如果心只能沉淪，

而不能上進，則我們也不可能學佛了。 

各位知道：孟子提倡人性本善，荀子聲稱人性本惡。孟子為何要提倡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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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善的部分發揚光大。故重點不在說性是本善，而在於要把善的部分發揚光

大。荀子為何聲稱人性本惡？要把惡的慣習剷除乾淨。所以這兩個講法其實是

沒有矛盾的，因為最後就是要我們斷惡修善。所以不能講：心只有壞處而沒有

好處。 

人有三事勝諸天：憶念、梵行、勤勇。憶念其實就是思惟理解，以此來建立

正知見。梵行屬於道德的操守，以慈悲而自利利人。勤勇是篤行，難行能行，

難忍能忍，以完成初衷。所以中國人說「智仁勇」三達德，智和憶念相關，仁

和梵行配比，勇和勤勇切近。以此，才能斷惡修善，福慧兼修。 

下面的講法，也都是有問題的： 

「心如惡鬼，求人便故」：「便」是不小心時。心像惡鬼一樣緊跟在你旁邊，

趁你不小心時，它就來偷襲你了。人的福報其實比鬼大，所以是鬼怕人而非人

怕鬼，但如果病了、氣衰了或倒楣時，它就可以來欺負你了，如所謂「時衰鬼

弄人」也。 

心像惡鬼一樣，那「人」是什麼？人還不就是心嗎！此把心變成兩個，一個

是能偷襲的鬼，一個是被偷襲的人。云何變成兩個心呢？ 

「心不一定，隨逐種種諸煩惱故」：同理，離心外，還有種種煩惱可追逐嗎？

好像煩惱是客觀的，故心可去追逐它。事實上，離開心外根本就沒有煩惱哩！ 

「心如怨家，能與一切諸苦惱故」：這剛好相反，心如怨家常常和你過意不

去、常常把煩惱丟給你承受。前面是心去找煩惱，現在是心讓你生煩惱。然不

管是予、還是受，乃離開心外，實就沒有煩惱。 

心並不是有兩個對立的，只是隨著境界不斷在流轉變化而已。當然人的想

法，很多時候是互相矛盾的，如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然不可兼得者，不是因

為有兩個心，而是於兩個對象中作抉擇爾。是鏡中像的差異，非有兩個鏡子也。 

17.心如吞釣，苦中生樂想故。18.是心如夢，於無我中生我想故。19.心如

蒼蠅，於不淨中起淨想故。 

心起四顛倒中的樂、我、淨顛倒。起顛倒後，既如魚兒吞了鉤，也像蒼蠅沾

上油；雖求出離而不得也。 

20.心如燈焰，眾緣有故。21.心如虛空，客塵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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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像燈焰一樣，是從眾緣所生。然從眾緣生者，乃是心中的相。比如心中顯

現的是貓相、狗相，煩惱相、清淨相。這些相都是從眾因緣而有不同的示現，

故曰：從眾緣有的是相法。 

「心如虛空，客塵污故」：心像虛空一樣，能夠包容眾相，可是又被客塵所

染。比如現在因為沙塵暴，所以虛空看起來是矇矇矓矓的，這算不算被染？其

實被不被染，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性，一種是相。 

常謂「虛空不動、虛空無為」，若不動、無為者，云何受染呢？此之虛空，

是以無礙性而稱為空。於是就無礙性而言，那是不會變的，既不會變，當就不

被染。 

故能被染的，其實是虛空相。本來是清淨能見度很遠，現因為有塵埃，故看

起來沒有那麼清爽。所以要把性相分開講，才有辦法明辨：它受不受染。為什

麼得這麼講呢？ 

虛空受染的比喻，其實還不普遍。經論中最常用的比喻，如古鏡受塵垢所染

也是有問題的。何以故？鏡的「了別、顯相」是性，性則不動也。而無明但為

相爾，相不能染性。 

為何稱為古鏡？因為我們的心是從無始以來就存在的，其像古鏡受塵埃所

染，染到最後只有塵埃，而不能顯相矣！以不能顯相，比喻無明。 

既被塵埃所染，即應一切看不到。但眾生，雖被無明所染，卻不是看不到，

至少你還看得到我，我也看得到你，看得到山川大地、看得到草木蟲魚。所以

雖被無明所染，卻不是看不見，而是夾有煩惱。如凸透鏡、凹透鏡一般，相都

已扭曲、變形，而非本來面目。 

為不是看不到，不是不起作用。所以禪宗才說：日用而不知。心是經常在用，

而我們只見物，不見心；或只著相，而不見性。 

雖不見性，而性本超然不動、光明示現。所以眾生雖煩惱，煩惱是不能染性

的，煩惱只能染相。因為不管是無常性、無我性，性總是不會變的。所以一定

要把性相分開講，才有辦法分辨它受不受染：受染的是心相，不受染的是心性。 

22.心如畫師，能起種種業因緣故。23.心如大王，一切諸法增上主故。24.

心常獨行，無二無伴，無有二心能一時故。 



 96

「心如工巧畫師，能畫世間種種相」：這意思是，沒有美女，只要一畫，美

女就出現了，沒有大樓，也只要一畫，大樓就出現了。這會給我們一種錯覺：

心可以無中生有！然而若無紙、筆、顏料等，畫師還能畫嗎？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啊！沒有這些材質，乃根本不能畫！所以上帝憑什麼造萬物呢？空空如也，

無所造矣！  

其次，畫師的動機、構圖，從何而有？動機乃是從過去到現在，慢慢變化成

形的；至於如何構圖，也和他學習的經驗是有很大關係的。 

最後我們要反問：畫前與畫後，還是同一個畫師嗎？很多人認為，當然是同

一個；只是畫來畫去而已。其實既業已不同，云何還是同一人呢！於是心如工

巧畫師者，亦非同一心也。 

其實，剛才已聲明：心只能示現，而不能變現；所以心比較像相機。大家都

有使用相機的經驗，故無大樓處，相機裡當照不出大樓。然而因為取景、曝光

等技巧不同，故不同人照的乃還有差異。 

大樓者，共業所現。故只能示現，而不能變現。故沒辦法在無大樓處，照出

大樓。就像肚子餓了，不能憑心叫它不餓，它就飽了。 

因此對「一切法唯心所現」，如不能把示現和變現釐清楚，便很容易誤認為，

我的心和上帝一樣，可變現出山河大地。那為何不把自己變現成帥哥美女、變

現成福智雙全呢？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確認無我，而無我最重要的是不能主宰。人都因為想主

宰，才有更多的煩惱。但如把「心如工巧畫師」，講成心可以主宰一切。於是我

見、我慢又高超如山，如何能解脫呢？ 

下面「心如大王」的狀況，也是一樣。大王似可主宰一切：要你死你就得死，

賜你活你就能活。可是很多的大王到最後，卻被抓去當俘擄，哪是能主宰一切

的呢？ 

但把它講成「心如大王」時，會讓我們起一種錯覺：以為心是高高在上、權

力無限。其實世間任何的大王本非權力無限的，因為還是受眾緣所生法的局限。

尤其老了，大王就能不死嗎？還是要死的！  

所以愈講，就愈脫離無我的前提，而變成「心常獨行，無二無伴」。於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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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常獨行」者，豈非「自性見」呢？心如果高高在上，誰能認知心的存在？

心如果高高在上，又云何能了別萬物的存在與變化？ 

所以性雖不是相，性也不離相。故不能說它是獨行，無二、無伴。前主要是

為破我見及自性見，而求心相。然析到最後，愈講我見卻愈高，真是離譜、顛

倒。 

「無有二心能一時故」：一般人當不會認為一時間內會有兩個心。甚至前後

之時，也非有兩個心。否則，前後間隔，前業不成後報也。其實這主要不是說

有兩個心，而是謂兩種念不能併一心。 

雖很多經論都說：一時不能有二念。但我不認同；比如說現在各位聽課，眼

睛要看講義，耳朵要聽，身體也在感覺天氣的冷暖。又如看電視時，不只既看

又聽，還吃東西、講話，幾根都在一起用，哪是一時間只能用一種根呢？如果

一時間只能用一種根，那你哪時候切過去呢？這就說不清楚了。 

事實上，我們都是六根並用的，只是六根的配比會隨緣變易。如人睡著了，

為何有辦法把他叫醒？因為他的聽覺還是起作用的。因配比少，故小聲音聽不

到，大聲音還是會把你震醒的。 

所以不能說：一心只能用一根，一時只能起一念。譬如一幅畫，內有人、車、

房子、馬路等，你說這是一，還是多？其實，一中有多，多不離一也。 

以上二十四種講法，很多都是有偏差的。尤其最後講到心如畫師、心如大王、

心常獨行，印順法師還說這三者是佛經裡最常用的比喻。然這種比喻卻是誤導

的多，成實者少。 

最後再回到「求心相」的主題，心相乃是隨緣示現者，既非實有，也非無中

生有也。所以最後乃結論：心是沒有自相的，也是無自性的。至於「以了別為

性」者，則是共通性、永恆性也。 


